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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党和人民军
队也一贯重视文物保护，即使在战争年代，仍千方百计
减少和防止对文物的破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成立后，即注重对革命文物的征集保护。1939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

物的通告》。1942年春，在日寇的觊觎和包围之中，八
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官兵负责保护抢运国宝文献《赵
城金藏》。这是一场堪与军事大捷相提并论的文化战
线上的胜利。八路军将士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
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赵城金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刻汉

文大藏经——北宋《开宝藏》的覆刻本，因其

刻印于金代，并被发现于山西赵城县（今洪洞

县）广胜寺而得名，现存 4800 余卷。由于《开

宝藏》几乎失传，与《开宝藏》“血缘”关系最近

且保存相对完备的《赵城金藏》，不论是在版

本学、校勘学，还是在雕版史方面，都具有无

可比拟的价值，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

《赵城金藏》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四库全书》一起被

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新中国成

立后，《赵城金藏》成为国家主持的大型古籍

整修项目，于 1965 年修复完毕。国家图书馆

原馆长任继愈曾言：“《赵城金藏》已超越‘国

宝’，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立 群整理）

多方觊觎 危在旦夕

1933 年春，高僧范成到山西省赵

城县（今洪洞县）广胜寺访经，在广胜

上寺弥陀殿的藏经柜中发现了多卷疑

似北宋《开宝藏》的经书。1934 年，范

成又请学者蒋唯心等人赴广胜寺深入

考察。蒋唯心将全部经书逐一展阅考

证，最终认定这些经书为金代刻印的

大藏经，共计 4000 多卷，因在赵城县广

胜寺发现，故定名为《赵城金藏》。

随后，蒋唯心在南京的杂志上发

表《赵城金藏》的研究文章。一时间，

这部承载着千年文明的《赵城金藏》，

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赵城金藏》存世消息公开后，震

动 了 学 术 界 ，也 引 起 了 日 本 人 的 注

意。“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人来到

广胜寺，表示愿出价 22 万银圆购买《赵

城金藏》，遭寺院住持力空法师及众僧

人断然拒绝。此后，日本僧人又先后

多次窜入广胜寺，试图以高价买断，均

未得逞。

国民党方面对《赵城金藏》同样垂

涎已久。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

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同年 9 月，日军铁蹄踏入

山西北部，战火逼近晋南。蒋介石以

“保护藏经”为名，派驻防晋南的国民

党军长李默庵前往广胜寺，通知将《赵

城金藏》运往西安避难，力空法师严词

拒绝。

李默庵走后，力空法师和赵城众

士绅计议《赵城金藏》的保护问题，大

家一致同意全权委托力空法师保管。

返回广胜寺后，力空迅速组织僧人将

几千卷藏经都藏入寺内飞虹塔二层的

空心铜铸坐佛体内，用砖砌门泥封，并

以“塔内有损”为由禁止游客登塔。

1938 年 2 月初，阎锡山派部下来到

广胜寺，准备将《赵城金藏》转移到吉

县山区。力空法师推辞说，藏经已封

存于塔顶，留此万无一失，转迁路途遥

远，搬运不易，也难保安全。如此，《赵

城金藏》才得以原地继续存放。

1938 年 2 月 26 日，赵城沦陷，日军

曾多次询问《赵城金藏》的下落，寺中

僧人均谎称已被李默庵运走。

力空法师深知《赵城金藏》的价值，

此后几年，他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

致电延安 连夜抢运

1942 年春，太岳根据地的地下工

作者从敌营传回一则关乎国宝安危的

紧急情报：日本人已图谋抢夺《赵城金

藏》，只是尚未找到藏经的具体位置。

当时的太岳根据地，正处在日军残酷

“扫荡”的紧张局势中，这则情报让《赵

城金藏》的处境瞬间更为危急。这一

国宝文献的命运，此时已悄然与八路

军的抗日斗争紧密相连。

在频繁的战斗间隙，这一则看似

不起眼、并非战场重点的情报，却引起

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史健的高度警觉。

凭借多年革命斗争培养的敏锐，他立

刻意识到，这则消息背后隐藏着国宝

存亡的危急事态，这是一场保卫中华

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抢在日军

之前将藏经运走。考虑此事涉及党的

宗教政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立

即 上 报 太 岳 区 委 ，请 示 采 取 抢 救 行

动。太岳区委迅速向延安发电，汇报

相关情况和行动方案。党中央很快批

复 同 意 ，指 示 太 岳 区 迅 速 行 动 ，保 证

《赵城金藏》万无一失。

这一指令，正式拉开了八路军保

护抢运《赵城金藏》的序幕。

史健第一时间对抢运金藏做了周

密安排，通知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

天珩赶往二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

村。他明确交代：“日本人企图抢夺珍

贵的《赵城金藏》，上级要求我们抢在

日军前，迅速、秘密、妥善将其抢运回

来。由军分区基干营为抢运主力，二

地委干部配合行动。”

送走张天珩，史健又给在石门峪

的赵城县游击大队打电话，找到县委

书记李溪林，布置他和县大队立即侦

察藏经下落，并参加抢运行动。史健

要求：“一、经书一定要拿到手；二、动

作要迅速；三、要严格保密。”

李溪林遂派本地出身的县游击大

队长徐生芳前往侦察，确认藏经在广

胜寺，由住持力空法师掌管。李溪林

随即与徐生芳及警卫员奔赴广胜寺。

当李溪林向力空法师说明来意，希望

寺 里 支 持 转 移 藏 经 ，却 被 力 空 拒 绝 。

李溪林和徐生芳向力空晓以利害，并

讲清形势：“日军近在咫尺，藏经一旦

被抢走，将是中华民族与佛教界的严

重损失！”力空终于被说服，同意将经

卷交八路军转移。

返回驻地，李溪林马上向史健汇报

广胜寺的藏经情况。史健根据上述情

况进行周密部署，由赵城县委、县大队、

军分区基干营和洪洞县大队等，共同配

合行动。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任

现场行动总指挥，军分区基干营副营长

罗志友为副总指挥，决定于 1942 年 4 月

27日入夜后开始行动。

根据命令，基干营一连官兵用了

一天一夜的时间，翻山越岭，走了 100

多里山路，赶往广胜寺附近。几乎同

时，县游击大队和二地委的在家干部，

也向着广胜寺连夜进发。李溪林安排

县政府工作人员，以紧急运公粮为名

动员一批群众配合行动。群众牵着毛

驴，驴背上架着篓驮（两篓筐连在一起

适宜运送物品）趁着夜色出发。

当时敌情极为严峻，除通往根据

地的东北方向外，广胜寺三面都驻有

敌人。广胜寺西北 30 里赵城县城驻日

军一个中队，15 里的明姜据点驻一个

小队；西侧同蒲沿线遍布敌人碉堡和

据点，西南 30 里洪洞县城驻日军一个

大队；正南 15 里的苏堡镇驻日军一个

小队，南面日军已逼近广胜寺山下的

道觉村。

27 日晚 9 时，各路人员均到达广胜

寺附近指定位置。罗志友下令：“一连

一排和县大队负责包围寺院，监视寺

外 3 个 方 向 的 敌 人 ；由 一 连 指 导 员 带

二、三排入寺取藏经。”

进寺后，在地方干部和僧人的引

导与协助下，官兵顺楼梯上到飞虹塔

二层，一座建在塔内 3 米多高的铜铸坐

佛陡现眼前，坐佛体内是空心的，《赵

城金藏》就藏在里面。坐佛背后紧贴

塔身有一架简易木梯，官兵顺着梯子

缓缓下到底层。经过仔细观察青砖结

构的坐佛台基，官兵决定立即在台基

上凿洞，这样既可保住铜像不受损坏，

又可尽快取出经卷。两名战士下到台

基底层凿洞，一会儿工夫就凿开一个

缺口。官兵们采取接力的办法，一捆

一捆地往外传送藏经。

早已在院中等候的基干营官兵和

地委干部将传到塔外的藏经装进荆篮，

用绳子捆好，然后以班为单位立即撤

离到寺外指定地点集合待命。此次抢

运行动严格保密：地委机关干部与军分

区基干营一连入寺取经，赵城、洪洞县

大队在山路要道警戒埋伏，赵城二区组

织群众与驴驮协助运输。几个单位在

地委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虎口夺经。

经过几小时紧张搬运，至半夜十二时左

右，全部藏经安全运出广胜寺。

4 月 28 日，在八路军和群众的密切

配 合 下 ，4000 多 卷 藏 经 ，全 部 人 背 驴

驮，被安全送到二地委机关驻地。史

健打开经卷，高兴地说：“太珍贵了，一

定要保护好！”

驻扎在广胜寺周围的日军也在密

切地注视着周围的动向。凌晨时分，一

处哨兵发现远处好像有人影晃动，日本

军官预感到是八路军在抢运藏经，便带

领 200多名日伪军向广胜寺扑来。

日军军官气急败坏地闯进寺庙，

杀气腾腾地责问力空法师：“藏经哪里

去了？”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力空法

师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不

动 声 色 地 回 答 说 ：“ 藏 经 并 非 寺 院 私

产，处置权在当地民众，不在我。”日军

军官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烧掉

寺庙。他随即派出一个多连的兵力，

向着我军撤离的方向追击。隐蔽在山

梁上的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开火，

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随身转移 历险归根

《赵城金藏》暂存在二地委机关，

准 备 随 即 转 送 沁 源 县 太 岳 区 党 委 驻

地。1942 年 5 月，日军调集了 3 万多兵

力 ，向 太 岳 根 据 地 发 动 了“ 五 一 大 扫

荡”，目标之一就是搜寻《赵城金藏》的

下落。

紧要关头，史健左思右想：这么多

的 藏 经 ，无 疑 给 需 要 轻 装 奔 袭 反“ 扫

荡”的地委机关增加了负担。带上走

太笨重，藏起来怕落入敌人手里。最

后果断决定：带藏经转移，决不能留下

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是个艰巨任务，实施之难超乎

想象。

在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将藏

经分装给地委机关的同志们，每人随身

带几卷。他命令：“人在藏经在，要与藏

经共存亡，人在而藏经不在者，回来要受

纪律处分。”转移时，每人分配 20多卷藏

经，重 40 斤左右，要始终背在身上。战

士们在亢驿周围的马岭、泽泉一带的崇

山峻岭中，与敌人反复周旋，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每个战士

都把藏经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反“扫荡”结束后，战士们才把藏

经运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太

岳 行 署 安 排 专 人 负 责 接 收 保 管 。 至

此，太岳二分区军民在史健领导下，顺

利 完 成 了 抢 救 国 宝《赵 城 金 藏》的 战

斗，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一份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

1942 年 7 月 6 日，《新华日报》（华

北 版）以《赵 城 军 民 协 力 卫 护 佛 家 珍

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

了《赵城金藏》脱险的经过。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日

军对太岳根据地骚扰频繁，沁源亦非绝

对安全之地。为保证《赵城金藏》的安全，

太岳行署派人秘密把藏经运到山势险峻

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并指

定专人保管。在此期间，有保管藏经的

战士与“扫荡”的日军遭遇，为了保护藏

经，把日军引向相反方向而不幸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

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

《赵城金藏》移交北方大学保存。后因

北方大学西迁，藏经运到太行山区涉

县温村，就地存放该村。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华北

人 民 政 府 电 令 太 行 行 署 ，将《赵 城 金

藏》运到北平，于 1949 年 4 月 30 日移交

北 平 图 书 馆（今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保

存。这部承载着中华民族文脉的《赵

城金藏》，终于告别了跌宕起伏、颠沛

流离的岁月，有了最好的归宿。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李

致忠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在战

争年代，党中央对《赵城金藏》的保护

政策使得它带有“红色基因”，这是其

他文物不能相比的。“若非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年代依旧专注保护文物，就不

会有《赵城金藏》的传奇今生。”

图①：位于山西省沁源县的太

岳军区司令部旧址。

图②：《新华日报》（华北版）报

道“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

图③：《赵城金藏》经卷。

图④：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人

员修补《赵城金藏》。

图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

出版的《赵城金藏》。

图⑥：广胜寺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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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 火 中 抢 救 国 宝 文 献
—八路军保护抢运历史文化遗产《赵城金藏》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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